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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袁子让的音韵学 

张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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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袁子让是明末著名的音韵学家，他在《字学元元》里杂论了汉语语音结构及语言、音韵、文字等问题，阐 

述了他的丰富的音韵学理论：音有正音、俗音(时音)和方音。声母有大母、小母，有呼有吸，有独清独浊。韵母 

有翕闢、有四呼。四声中平中、上老、去嫩而入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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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字学元元》十卷，全称《五先堂字学元元》，明 

袁子让撰，五先堂是袁氏的书斋名。有关袁子让的生 

平，可见嘉庆二十五年所修的《郴州总志》卷三十“袁 

子让”。 

《字学元元》是一部散论汉语语音结构及杂论语 

言、音韵、文字问题并编有韵图的语言著作，其中以 

讲论等韵拼读问题的内容为大宗。该书成书于万历三 

十一年(1603)，期间经过修订。 

赵荫棠(1957) [1] 、 李新魁(1983) [2] 、 何九盈(1988) [3] 、 

耿振生(1992) [4] 、刘晓英(2008) [5] 等在有关论著中对该 

书做过一些研究，但是这些研究还不能全面准确地揭 

示《字学元元》所表现的音韵学思想。 

本文即是根据《字学元元》中有关的杂论和五种 

韵图来揭示袁子让的音韵学理论体系。文本所椐，系 

原文《续修四库全书》所收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 

一年刻本。 

二 

综观袁子让在《字学元元》里的有关论述，我们 

可发现，他对语音的认识是有不同层面的。这些不同 

层面的认识源于他所分析的不同的语音系统。他在书 

中实际表现了三种不同的系统：正音、俗音(时音)和 

方音。他常常混迹于这三种不同的音系中，而不能自 

拔。他对正音是认同的，对俗音在可与否之间，但不 

认可方音。 

袁子让所理解的汉语的语音系统应该是“元元” 
的，即自然的、天生的。他确定“元元”的语音系统的 

根据是宋人的阴阳生音、术数成音的理学体系。他的 
“元元”的系统是用这种理论推论出来的。他在“自序” 
里说：“天地有元声、元音，不能自声其妙，而人实代 

之。代固非其元矣。用声一百二十，用音一百五十二， 

相因至于万七千二十四，而尽于三十六字母，二十四 

摄，三千八百六十二声中。以音求声，即吕和律，随 

其日月星辰水火土木石，自然得妙。”这显见是承继了 

宋人理数之学的学说。这样的“元元”之音应该是符合 

理数的，三十六字母、二十四摄，就成了袁氏“元元” 
之音的代表。 

我们下面就把袁氏在书中关于语音的分析讨论如 

下。 
1．关于语音体系 

袁子让在该书中阐述了三种不同性质的语音体 

系。 
(1)“正音”。 

我们首先应该了解袁氏编撰次数此书的目的。袁 

氏在“自序”里说：“予生十岁，即常以书中切脚二字反 

覆求之，亦悟上审牙舌唇齿喉，下审平上去入，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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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之……十五岁既得古《四声等子》，尽概其切，始知 

上有分母，以法试之，十中其七……又既而观《皇极 

经世》，阅天声地音唱和之妙……” 

袁氏理解的正音实际有三种。 

第一种是《四声等子》(《切韵指南》)为代表的 

体系。

他在《字学元元》卷八中说：“各方乡语，各溺其 

风气，故学《等子》为难。”“惟人不知切韵，是以有 

讹读。惟有讹读，愈以不知切韵。故正音者相沿之讹， 

所当正也。”他在书里多次强调习练三十六字母以求 

正音的重要性。卷一《分三十六字母本切》：“母谬则 

子谬，求音之正，不可得也。”“学《等子》者，先辨 

此三十六字母，毫无争差，则以母出字，十百千万， 

宁有误也？” 

《字学元元》卷二“佐等子内外八转议”说：“等子 

内外八转，为十六摄，摄中分合之韵，出古哲人创造， 

故无容置喙。” 

袁氏的这个正音体系虽然是照抄 《四声等子》 ( 《切 

韵指南》)，但也做了很多自己的研究。比如，他在蟹 

摄合口图下注“牙下二等勿如俗呼作上二等”， 即指“刽 

圭桂”等字在《等子》中原列于三、四等地位，但俗音 

读起来与“傀恢”等一、二等字相同，所以强调不要按 

俗音那样读为上等(一、二等)。“秽、慧、锐”等字也 

作如此说明。宕摄的“扩誑匡狂俇”等字下注：“二等字 

不宜如俗呼作一等字”， 这表明当时这些字读与“光广” 

等同音，但“不宜如俗呼”而应依《等子》作三等字看 

待。流摄明母字“谋莓”等字照《等子》列于三等位， 

但又注：“谋莓二字宜在一等”。 

这些都表明他同意《四声等子》(《切韵指南》) 

可以做正音体系， 但是这个体系与实际语音相差很多。 

故此，他有改变韵图结构的举动，如，臻摄开口图注 

“颠天田年已在山摄，此宜去。”他认为，《等子》原列 

于此摄的“颠天”等字应删去。他在卷二“佐等子内外 

八转议”中表明：“江宕同声，似亦可合。况江之见帮 

晓属开，而宕之见帮晓二等缺开。江之知照来日属 

合，而宕之知照来日缺合，若有相待者，凡此数摄之 

异同押声而求之，似亦可辩也。予于古人不敢凿异， 

而亦不敢雷同。姑以末议佐之。” 

显见，这个正音系统不是口语的，是传承宋元等 

韵的系统，完全是书面上的类别划分。 

第二种是他自编的《四声子母全字二十二摄》图 

代表的正音体系。 

袁子让除了描写了传统的正音体系外，他还设计 

了一套自己理解的汉语应该有的正音体系。这个体 

系，体现在在他自作的两个韵图里：《四声子母全字二 

十二摄图》(作者自己简称《子母全编》)、《增字学上 

下开合图》。这两个韵图体例不同，但内容非常接近。 

在分韵上有相当的一致性，不同的是前一图排列的韵 

字四声俱全，后一韵图只排平声字。 

这个音系的声母仍然保留  36 字母，把韵部系统 

作了新的调整，韵母系统向《洪武正韵》迈进了一步， 

与《韵法横图》、《韵法直图》相去不远。 

(2)俗音 

袁氏在书中常常提及某某字俗读某某、误读某 

某、讹读某某、混读某某等等，这些材料正是袁氏听 

闻的与他理解的所谓正音体系不同的官话现实读音。 

这些读音我们可以统称为俗音。 

袁氏在《字学元元》卷九“经世图等子异同论”里 

对这个俗音体系有论述。他说：“然今世俗呼近如见母 

之敬，呼步白 鼻如帮母之布北贲庳，呼兑大弟如端 

母之对待帝，呼自在匠如精母之恣载酱，呼乍如照母 

之诈，呼宅直如知母之拆涉，尝再四求之，岂与见对 

分者即作见，与帮端精照知对分者即作帮端精照知 

耶。世俗之呼不为无据也。” 

这些俗音应该是袁氏听闻的当时社会上的官话读 

音的实录，这些俗音可能是普通官话的读音，也可能 

包含作者自己方言——郴州官话的影子。 

(3)方音 

袁子让在书中力排方音，把这些方音跟“正音”作 

比较，并说明方音不合“正音”的类型。他在卷八《方 

语呼音之谬》里纵论天下方音之失，几乎就是古代版 

的方音辨正。 

2．关于语音分析 

(1)关于声母 

①发音部位 

袁子让对三十六字母的发音有着语音学的观察和 

体悟，他对每一类声母都有发音上的描述，试图从语 

音构造上讲清楚字母间的异同。 

他在《字学元元》卷一“三十六字母分音”中对每 

一发音部位的声母的生理机制都作了描述：“牙音乃 

以舌迫龈上出之，虽舌亦与力，而用龈为多……端透 

定泥出于舌头梢末处，知彻澄娘用于舌上中央处…… 

帮等须合唇而迫声以出，故谓之重；非等则开唇送声 

而出，故谓之轻。齿音中，精等照等亦各相肖，惟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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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母出在两齿头相合之处，而照等五母在正齿之内， 

舌稍用事， 故中有少似舌上音者。少不别于毫厘之间， 

则即以作《指南》者，亦谬谓穿彻同用，而澄床互通 

矣……喉音四母，晓匣重出为深喉，影喻轻出为浅 

喉……来日二母，来当在舌，似不干齿；日当在齿， 

似不干舌。” 

②清浊 

他还对每一声母的发音方法有很细致的分类。 

卷一“三十六母清浊”中把字母分为清浊两大类， 

又细分为全清、次清、全浊、半清半浊。 

全清：端见知精照帮非影 

次清：审心晓穿透滂敷清彻溪 

全浊：群邪澄並匣从禅定奉床 

半清半浊：微娘疑日明来泥 

他又根据自己的理解，把三十六字母分为： 

独清：见端知帮非精照 

分清：溪透彻滂敷清心穿审晓影 

分浊：群定澄並奉从床禅匣喻 

独浊：疑泥娘明微来日 

③呼与吸 

卷一《三十六字母呼吸》说：“袁氏曰字音有呼吸 

之分。从何而辨？凡音舒气而出者，皆属于呼；饮气 

而入者，皆属于吸。” 
呼：送气 20，如：溪群透並奉敷晓心邪 

吸：不送气 16，如：帮非端知影喻泥娘 

袁氏还认为全浊塞音、塞擦音的声母是送气的， 

是相应送气清音的浊音。他在卷一“七音中母數辨”里 

说，“是以例之，舌头则端为元，而透为端之吐，定为 

透之浊，泥为定之吞……”“重唇则以帮为元，而滂为 

帮之吐，並为滂之浊，明为並之吞……”这类例子他举 

了很多。 

④大母、小母 

他又把三十六字母根据介音的不同，细分大母小 

母，大母即三十六字母，小母即三十六字母加介音的 

声介合母，共 119 个。他在卷一“三十六母中切数辨” 
说：“一母一切，而一切中，又种种不同，或上下异等， 

或开合异口。则一母有二三四切者。如见四切，上等 

开干良，合古官，下等开巾己，合君居。溪四切，上 

等开可口，合困苦，下等开乞丘，合去犬。……此皆 

切中之辨也。予作子母全编，体地音开发收闭之例。 

于见中不同之字，即以见四切别之，冠一字于子上母 

下，名为母中之分母，虽同一母，等自不同，学者勿 

谓同母同切也，他互切则详后，此不载。” 

卷六“子母全编图题首”说：“而一母数切者，又分 

母中之小母，于母下子上各冠一字以别之，索古切脚 

者，清浊在母，或误索之韵，闢翕在韵，或误索之母， 

上下在等，或又误索之切，此分母之一字，固根母而 

辨其清浊也，并代韵而辨其湖翁上下也。其于切脚两 

字，不尤捷径哉！” 
(2)关于韵母 

袁子让对韵母的结构也有很深的语音体悟，他对 

韵母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和语音描写。 

①翕闢 

袁氏的翕闢分析，就是传统韵图中的开口和合口 

兩呼。他在卷一“二十四摄翕闢”中说：“字音有翕闢。 

闢则内外八转中开口呼者是也，翕则合口呼者是也。” 

②四呼 

他在《字学元元》卷一“一百五十二音开发收闭”： 

“予以意分四等为上下等，开发总为上等，收闭总为下 

等。” 

袁子让在《字学元元》卷一“读上下等法”中说： 
“上等宏扬下等敛收。” 

③韵读 

袁子让《字学元元》卷二《读等名目之辨》：“通 

摄为瓮里揭瓢，声欲出而细也；止为花间蝶舞，声欲 

飞而跃也；遇为子哭颜回，声欲哀而思也……” 

袁子让《字学元元》卷二《佐等子上下四等议》： 

“四等之设，分于开发收闭，开发者粗而宏，收闭者细 

而敛。” 
(3)关于声调 

袁子让对声调也有语音感悟。他在《字学元元》 

卷一“一百一十二声平上去入”云：  “平固平也，上实 

未尝猛也，去亦未尝哀也，入亦未尝短也。予请先解 

其义，后辩其声。平者，优柔平中之谓，其声在不高 

不下之间；上者，上于平也，平己和矣，上于平则其 

声柔迟而近老；去者，有急行之义，其声急动而促矣； 

入者，从急入缓之义，其声次于上而近于平，此浊平 

所以类入也。大概平声铿锵，上声苍老，去声脆嫩， 

入声直朴。说者谓平声似钟，上声似鼓，去声似磐， 

入声似祝，其理近是。尝试以琴声验之，从中弦鼓， 

便作平声，从老弦舒迟者鼓，便作上声，从子弦急动 

者鼓，便作入声，岂非平中、上老、去嫩而入急乎? 

四声之分，当以此为定论矣。” 

他的论述虽然很难让我们确知四声的真实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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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努力探索的精神可嘉。 

(4)关于音节 

袁子让对汉语音节的拼合也语音上的认识。他在 

《字学元元》卷一“三十六母中切数辨”云：“一母一 

切，而一切中，又种种不同，或上下异等，或开合异 

口。则一母有二三四切者。如见四切，上等开干良， 

合古官，下等开巾已，合君居。溪四切，上等开可口， 

合困苦，下等开乞丘，合去犬……此皆切中之辨也。 

予作《子母全编》，体地音开发收闭之例，于见中不同 

之字，即以见四切别之，冠一字于子上母下，名为母 

中之分母，虽同一母，等自不同，学者勿谓同母同切 

也，他互切则详后，此不载。” 

他认识到了汉语的音节是声母、介音加韵基的组 

织形式。为此，他把声母跟介音联在一起，分出所谓 

的小母。在卷六《母中一百一十九小母目录》里，他 

按开合齐撮的关系为  36 字母设计了不同的小母，共 

119个小母，如： 

见 干艮 官古 巾己 君居 

溪 可口 苦困 丘岂 去犬 

…… 

这些小母实质就是声介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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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onological Theory System of Ming Dynasty Person Yuan Zirang 

ZHANGYulai 

(Liberal Arts College, Nan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Yuan  Zirang  is  a  famous  phonology  scholar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He  discussed  Chinese  phonetic 
structure  and  some  problems  about  language,  phonology,  character  in  Zixue  Yuanyuan.  He  elaborated  his  rich 
phonological  theory.  Pronunciation was  divided  into  standard  pronunciation, popular  pronunciation  (pronunciation  at 
that time) and dialect pronunciation. The initials were divided into Damu, Xiaomu, Hu, Xi, Duqing and Duzhuo. The 
finals were divided into Xi, Pi and Sihu. Four tones were Pingzhong, Shanglao, Qunen and Ru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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